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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与上海玉佛寺的交往!下"

! 李迅

B15阅读

! ! ! !虽然，部队和机关进驻寺院事出有因，但
是赵朴初看到这种情况，还是觉得与党的宗
教政策不符，便向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作了反
映。他还想了个妙招，请陈毅老总来玉佛寺吃
素餐，并顺便看看寺院。陈老总这次来访，效
果很好，着力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明确要求
“寺里老和尚小和尚们都要安下心来，和尚要
像个和尚的样子，把寺庙管好”。陈老总还注
意到玉佛寺住了很多不相干的单位。隔了两
天，他派谭震林再次来玉佛寺详细了解情况。
据说，谭震林来的那天，恰好普陀区税务所在
搬家，不小心办公桌打翻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撒了一地。谭震林看后眉头紧皱着走了。回去
汇报后，陈老总以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下
令让所有单位都搬出玉佛寺，把房子交还给
寺庙重新修缮，有人回忆陈老总说过：“部队、
机关如没地方住，就到跑马厅搭帐篷。”

关心寺院发展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宗教

事业遭到严重冲击，佛教濒临毁灭，赵朴初与
玉佛寺也难以幸免。此时的玉佛寺仅剩下方
丈苇舫、监院真禅等五个出家人，!"#"年 !$

月底苇舫方丈含冤逝世了。赵朴初也直到“文
革”后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脱离困
境以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复出工作。在
他的邀请下，%"&'年，以山田惠谛为团长的天
台宗日中友好访华团访华。在安排行程时，赵
朴初特意把上海玉佛寺也列入，在沪期间，日
本友人受到了真禅法师的热情接待。

%"&(年，玉佛寺真禅法师参加以赵朴初
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期
间，受到了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
等的热情迎接，并参访了日本 %)多个城市，
瞻仰了 *)多座古刹，结交了许多朋友。次年，
玉佛寺恢复佛事活动。此后，真禅法师作为赵
朴初的得力助手，协助赵朴初举办鉴真像回
国巡展等重大佛教活动，在玉佛寺接待了众
多海内外的朋友，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在赵
朴初的支持下，%"&"年，夏历四月初八佛诞

节，玉佛寺举行浴佛仪式，这是“十年动乱”以
后的第一次佛教活动。+月，上海市佛教协会
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真禅被推举为会长。玉佛
寺两序也推举真禅为玉佛寺住持，并举行了
升座典礼。

%"(*年，为了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
问题，在赵朴初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批准开放了 %,-座第一批汉族地区全国重点
佛教寺院，玉佛寺为其中之一，使古寺得以尽
快恢复，并开展佛事活动。

%""%年和 %""(年，我国两次发生历史罕
见的特大洪灾，灾区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
在赵朴初会长推动下，中国佛教界紧急行动
起来，捐款捐物，救济灾民。%""%年，仅真禅法
师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就捐款 %))余万元，
其中玉佛寺捐赠 &)余万元，受到赵朴初的高
度称赞，并两次写信给真禅法师，赞美他：“座
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

赵朴初每次到上海，只要时间允许，都要
到玉佛寺看看。%""-年，赵朴初在上海主持召
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结
束后，专门视察了玉佛寺，参观了寺藏文物，
对玉佛寺建设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同年，在

赵朴初的举荐下，真禅法师兼任开封大相国
寺方丈，着力大相国寺的重光。%%月 +日，赵
朴初亲自出席了大相国寺举行的佛像开光、
迎奉藏经、方丈升座典礼。真禅法师没有辜负
赵朴初的期望，在他主持相国寺工作的三年
中，狠抓了学风和道风建设，对寺院进行了重
修，使该寺焕然一新。%""*年，真禅法师当选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勉励他不仅要
把上海和玉佛寺的佛教事业搞好，还要把全
国的佛教事业搞好。

%""'年，真禅法师因劳累过度，圆寂于玉
佛寺。赵朴初非常悲痛，致电吊唁，并亲任治
丧委员会主任。他在《题真禅大和尚寂照》诗
中写道：

高擎法炬耀春申#兼主名蓝重汴城$

方冀阎浮弘一乘#不期刹那入双林$

长忧末劫才难得#欲振宗风孰与论%

还望毋违慈氏愿#龙华重遇再来人$

-)))年 '月 -%日，赵朴初在北京示寂，
玉佛寺僧众特设灵堂，并举行了追思法会。
-)%)年 '月 -%日，民进上海市委与市佛教协
会联合举办纪念赵朴初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
会。玉佛寺方丈觉醒在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

赵朴初会长对玉佛寺，以及对年轻教职人员
成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并深情回忆了
%""(至 -)))年连续三年赴京看望赵朴老的
情景，朴老即使是在重病中，仍勉励觉醒法师
不断学习，带领广大僧众，抓好玉佛寺的各项
建设，办成模范丛林。

墨宝与精神永流传
赵朴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

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
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
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
书法界久负盛名。书坛评价其书法以行楷书
最擅长，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字体结构严
谨，笔力劲健而又有种雍容宽博的气度，隐
隐透出一种佛家气象。今天，当我们走进玉
佛寺，流连于玉佛楼、藏经楼、上海佛学院、
玉佛寺素斋等处，都可以见到赵朴老的题字
和题联。
为玉佛楼题联：
玉汝于成#谛观如来相好庄严#护诸无尽

功德藏&

佛子应念#勤修普贤广大行愿#恒不忘失

菩提心$

为玉佛殿题联：
玉质坚固若金刚# 清华比水月# 大众应

知#清净本然#周遍世界&

佛像光明如白日# 威德被恒沙# 十方共

赞#庄严无上#利乐群生$

为玉佛寺方丈室题联：
勤学五明#弘范三界&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年 "月 -日，赵朴老逝世十周年。玉
佛寺觉群慈爱功德会举行慈善拍卖，一幅赵
朴老题字的《心经》印章图，最终以 *)万元成
交。善款全部用于了西藏孤残儿童来上海看
世博的费用以及资助西藏地区儿童福利机
构，这也是对朴老一生热心慈善事业，服务人
民、普度众生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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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禅法师陪同赵朴初夫妇在玉佛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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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为玉佛寺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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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艾蛟被围

艾蛟的心里有点伤感。自从离开人民军游
击队，走上“梁山”道路之后，他是大碗喝过酒，
也大口吞过牢饭，历尽坎坷终于在这异国的黑
道上占据了一块小地盘，钱也没少赚。可问题
是，突然间，他的“事业”又一落千丈了。原因不
为别的，只为那件当初他一心想占有的宝贝，
在还给刘强后，突然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那是六年前的春天，艾蛟得到线人密报，

说刘强已把那件宝贝送给了泰阳牧
师。顿时他一阵急火攻心：怎么会这
样？刘强啊刘强，你这猪脑子是怎么
长的？好好一件宝贝，干吗要去送给
外国人？他决心设法将它弄回来！岂
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陈团长突然把他找去，密谋了一
次成功的骗局，竟轻而易举地得手
了！当然，陈团长也撂下一句话：“这
宝贝你要好生保存。若弄丢了，你会
大难临头的！”但也约定，将来如果他
要取回，会回报他一块同样大小的玻
璃种翡翠。可宝贝得手后，麻烦就开
始追随他了。

先是那牧师托他的教友来动员他
入教。他当然不屑一顾：“你这个牛鼻子老道，
以为咱中国人都像刘强那傻小子？让我老老实
实地向你忏悔，将宝贝乖乖地交到你手上？没
门！”但接下来的几年内，那些政府的缉毒警
察，任你再怎么花钱打点，仍然一次又一次地
查扣了他的毒品和货物。他还遭到了肃毒组织
的点名通缉。他们派出警察和军队公然地抄了
他在密支那和摩拱的两个住所，搜走了他的不
少金银财宝。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只要他肯帮
忙将那“宝贝”弄来，美国人愿出百万美元的赏
金，并且还能代为办理赴美国的签证。
百万美元！这么多钱他艾蛟当然想要。可

他心里清楚，宝贝到手以后，凭他们在这里的
势力，让你乖乖地再把钱吐出来还不轻而易
举！而更加要命的是，真把那宝贝交了出去，又
如何去面对陈团长？那帮国民党丘八也不是好
惹的……为稳妥起见，艾蛟把那宝贝藏在了离
摩拱不远的一个秘密山坳里。山坳里有一排铁
皮房掩映在一片树丛中———这是他的老巢。山
坳只有一个出口，易守难攻。这天，艾蛟正和他
的干儿子艾罕商议宝贝的事，忽然远处传来了

密集的枪声。手下人匆匆来报：“不好了，有大
批军队围上来了。”艾蛟命令手下赶去山口支
援，然后对艾罕说：“你赶快从后山抄小路突
围，去翠寮找陈团长带人来救援！”
艾罕是当地傣家人，阿妈染上了麻风病烂

掉了一条腿，被赶进了深山老林里。他怕阿妈
饿死，偷偷给她送饭。头人说，这样会将琵琶鬼
引进寨里，将他也赶了出去，但阿妈却不见了。
他在森林里找啊找，饥渴难忍，昏倒在了路旁；

正好艾蛟路过，救醒了他，将他带了
回去。从此，艾罕称艾蛟为“爷”，对他
极为忠心。临走，艾罕贴身绑了炸药，
眼里涌出泪水：“如果被截住，我就与
他们同归于尽！”“蠢货！还没到死的
时候！”艾蛟踹了他一脚，“被截住你
就说是本地人。一定要设法让陈团长
带兵来救我！”

艾罕乘着夜色，顺利地混了出
去。他急急赶到翠寮的小道口，说是
要见陈团长。守卫的士兵将他带到
陈团长屋里，艾罕竟一拉衣襟，露出
围在腰间的一圈炸药来！陈团长吃
了一惊：“你要干什么？”

艾罕瓮声瓮气地说：“你那块倒
霉的石头，放在我爷那里六年，害得我们倒了
六年霉！现在又被大批军队围攻。我们只有二
三十人十几条破枪，眼看要全完了！你到底是
去救还是不去？”
陈团长面对这个愣头青，只好苦笑：“去

呀———谁说不去了？”
玉哨见他是傣家人，便走上去说：“快把

身上的东西解下来，都是自己人，不要这样！”
艾罕却突然伸出右手挟持了她，左手摸在引
信上：“好，那就快去，等把我爷安全救到这
里，我就放了她；否则，就与她同归于尽！”
这时麻风病人们也闻讯赶来了。忽然间，

只听得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叫：“儿子啊———”
只见那长脚婶婶一头撞进屋里，扑向艾罕。艾
罕愣了片刻，竟叫了起来：“依咪，是你？！”
长脚婶婶哭着说：“我的儿呀，快睁开你

的眼睛看看，依咪的病好了，依咪的腿也装了
假肢，依咪在这里活得多好！这一切全靠玉哨
姑娘，全靠这里的一帮好人……你怎能这样
啊？！”艾罕傻了，两条胳膊垂了下来……陈团
长笑了：“艾罕.快给我带路救艾蛟去！”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 ! $$%妈妈去应聘了

蔡爱礼医生是港大的校医，台湾人，爸爸
的同乡。他的大女儿敬文和我是同学，还有两
个弟弟。我们两家常来往。
有位法国老太太，应该称她“马当姆马

蒂”，我们舌头笨，称她“马大马的”。她家也在
港大附近，爸爸的朋友路过香港时往往住在
她家。爸爸去看朋友时有几回也带我们一起
去，她家没小孩儿，但有好些奇奇怪怪好玩儿
的东西。她也爱开“游乐会”和“跳舞会”，都是
我们最爱参加的。徐悲鸿先生在香港开画展，
就住我们家里，他想买些古画，妈妈就开车送
爸爸和他去了“马大马的”家。“马大马的”拿
出许多画来给徐先生挑选，当他看到那幅后
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
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妈妈说，搞艺术的人情绪
就是容易激动。

有位 /0123谭，信天主教，独身，她与母
亲及独身的哥哥同住。她家的餐厅像个船舱，
还总是吃西餐。她对我们很好，我也喜欢她。
有位胡校长，是一所女中的校长，她弟弟

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医院的院长胡惠德。胡校
长在新界青山有座别墅。我们在那里度过暑
假，平时假日也去过。
《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女士是我家常客。

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
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
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
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
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
《新儿童》的主编黄庆云，我们称她黄姐

姐。《新儿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别好看。爸爸
应她的要求，编了《桃金娘》和《萤灯》两篇童
话刊在《新儿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
则还能多给孩子们写些。黄姐姐来，我们欢呼
雀跃，她喜欢孩子们，还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
一篇，题为“小蜜蜂的自述”，大约有五十来
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大作”。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

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
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
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
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
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
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

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
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

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
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可还在发愁，这一大家
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
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
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
%"-(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
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
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
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
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
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直如天上地
下，必须还得“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
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
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用人，三是转学换校。
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入英皇书

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
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
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这“真光”我
熟悉，姐姐念过，马小姐姐正在读着。从罗便
臣道尾走到罗便臣道中，路我也认得。到了真
光学校，老师已在等我，拿了题给我做。虽说
只考我一个人，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都
做了。中午，又一个人往回走，心想以后我就
得天天走这条路，虽然比圣司提反远不少，但
我也不怕。半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房，哥哥
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
爸爸的小孩儿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
回到家中。

我七姨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女，在
青岛圣功女中教书，听到我爸爸的噩耗，和一
位尹修女一起来香港看我们。袁妈、刘妈流着
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跟七姨回北京去，不
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
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
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
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时使她俩破涕为
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


